
忆 赵 老 为 我 的 书作 序

朱 永 生

�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�〔��� ���

�� 年前 的盛夏
,

我撰写 的《实验物理中的

概率和统计》书稿接近完成
,

想约请一位既有声

望
、

对我又 了解的前辈推介
,

很 自然地想到我 当

研究生时的导师
、

德高望重的著名核物理学家

赵忠尧先生
�

因为早在 �� 年前
,

我参加丁肇中

教授领导的 �
��� 一�国际合作组

,

在当时世界上

能量 最高 的正 负 电子 对撞机 ��� � � �德 国汉

堡 �从事有 关胶子存在和精确检验量子电动力

学等方面的实验研究
�

处在国际前沿的研究氛

围中
,

深感国内粒子和核物理实验研究 与国际

先进水平差距甚大
�

其中
,

国内的实验物理工

作者对于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知识的掌握和在实

验工作中的应用
,

都缺乏足够的重视且跟不上

实验研究 的需要
�

大约是 �� � � 年
,

赵老 已年届

八旬
,

不辞辛苦飞越重洋到德国汉堡作科学访

问
,

参观 了丁先生领导的 �
� ��一�实验

�

那时我

就跟他谈起过打算写一本概率
、

统计方面的书
,

对国内实验工作者能有所帮助
�

赵老 当时表示

赞许
,

并特别嘱咐
,

在国外工作
,

要注意把国际

先进水平 的方法带回国 内普及
、

传播
�

现在经

过几年努力
,

书稿完成
,

我的心愿快能实现
�

为

了引起核和粒子物理实验工作者的重视
,

赵老

作为这一领域的学术泰斗
,

他的推介无疑有很

大的号召力
�

于是在一次看望他的时候
,

提出

请他为书作序
�

我以为
,

有了那段缘由
,

加上他

是我的导师
,

会很顺畅地应允我的请求
�

然而事情并非如我所料
�

听了我的话
,

赵

老沉思有顷
,

然后字斟句酌地说
,

近年来 自己脱

离第一线的研究工作
,

对你所写的概率和统计

方面的知识又不甚 了了
,

作序恐怕起不到多大

作用
�

我说赵老是知道的
,

核和粒子物理中的

反应
、

衰变都是随机概率事件
,

我写这本书的 目

的无非是想 引起实验学家的重视
,

自觉地将 随

机数学知识用到物理实验 中去
,

这一点老师在

访问 ��� �可实验组时赞同过 的
�

在 我的坚请

之下
,

赵老要我把 书稿拿给他看
�

他说
� “

我不

能在对你的书无所了解的情况下作序
� ”

这使我

颇感 为难
,

我本来打算大致给他讲一下书的内

容
,

并为序打好初稿
,

由赵老认可签字就行了
�

这 一来
,

老人既不推辞我的请求
,

却不愿马虎从

事
�

可他 已是八十有六 的老人
,

不要说看我凌

乱的手稿
,

即便是看大号字的印刷品
,

也将十分

劳累
�

但我知道这是 赵老做人 的原则
,

是不能

违拗 的
�

只得将书稿送给他看
,

尽管心中委实

忐忑不安
,

十分内疚
�

约两个月后
,

赵老把我找去
�

他叹 口 气道
�

眼神和精力都不济
,

书稿看了一部分
,

要想看完

是不 可能的了
,

多少有些了解
�

商量一下序的

写法 吧
,

不懂的东西我不能写
�

于是我们商定

了序的内容
,

指出正确的实验设计
、

实验数据的

正确测量和数据的正确分析处理以得到物理结

果或规律
,

是一个成功实验的两个重要方面
�

自然界 中
,

尤其是核和粒子物理 中存在大量随

机现象
,

因此运用随机数学知识研究随机现象

是实验工作者的一项基本功
� “

关于随机现象
,

打靶弹着点分布
、

掷骸子问题
、

放射性衰变规律

等等
,

我都是熟悉的
�

此外
,

你在 �
���

一

�实验

组工作过
,

有这方面的经验
,

我总是 去过那里
,

跟你谈起过这件事的
,

这些可以 写进序里去
� ”

赵老边思考边对我说
�

为了不累着老人
,

我说

服 了他还是 由我按商定的内容打个初稿
,

赵老

愿意怎么改都可以
�

国庆期间我去看望他
,

约是序的初稿交给

赵老 之后 的一个 月
�

谈话 内容 除了所里的工

作
,

日常生活之外
,

当然又谈到我写的那本书
�

赵老先是让我念了我写的前言中提及他的那段

文字
,

看看有无溢美不实之辞
,

对一些字句反复

推敲才予以认可
�

然后从书房里拿出三页稿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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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 � � 年 听 赵 忠 尧 先 生 的 一 堂 课

沈 经

�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� ��� ���

�� � � 年
,

在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未竣工的

新文治堂
,

楼上楼下挤满 了人
,

气氛非常热烈
,

欢送校长吴有训调任北京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

�现中国原子能研究 院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

研究所前身�
�

吴有训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

告别演说
�

同年 �� 月底赵忠尧先生由上海人

境回国
�

赵先生一到上海
,

便做学术报告
�

我

当时是高中生
,

生活在交大校园内
,

洗耳恭听了

这两次报告
�

�� � � 年吴有训先生从西南联大到 中央大

学任校长
,

同年他请赵忠尧先生任物理系主任
�

��  ! 年赵先生代表 中国政府列席美国战后第

一组 重要 核试 验 � � � � �� ��  �� � � � 月 ��

日
、

�� ��
� � 月 �� 日

,

� � � !� �
�

赵先生旅 美 �

年
,

为 中国设计
、

制造
、

购置核物理实验仪器设

备
�

�� � � 年赵先生举家回国
,

并把这些设备散

件运回新中国
�

中途被囚禁于 日本
,

器件
、

资料

全被没收
�

经过各方努力
,

最后获释
,

这事轰动

全国
�

所 以 �� �� 年两位中国核物理先驱在上

海的讲演
,

对新中国青年是励志篇
,

使有心者一

课
“

有志而学
”

两课便定终生
�

欢迎赵先生的聚会
,

记得是在枫林桥科学

院礼堂
,

规模 较小
�

离交大 不远
,

我骑车去的
�

赵先生一路风尘
,

朴实无华
,

一头乌亮黑发不加

修饰
,

自然倒 向一边
�

无框眼镜下
,

面色黝黑
,

神情温和
�

一身浅灰色的西服和富有色彩的领

带使他在台上显得格外庄重
�

在海外受磨难的

痕迹依稀可见
�

欢迎会主持人是交大工会主席

汪旭庄
�

虽然欢迎词也十分热烈
�

但赵先生的

答 词与学术报告不是轰轰烈烈
,

而是
,

冷静精

细
,

言简意骇
�

题 目是《核力与介子》
,

这在当时

对学生们是最神秘
、

最有吸引力 的题 目
�

他 的

报告
,

至今记忆犹新
,

历历在 目
�

赵先生用图表演示他的讲演
,

非常直观生

动
�

他把高深的学 问演讲得一清二楚十分有

趣
�

演讲分四部分
,

第一部分是用各种元 素的

每一个核子的结合能曲线
,

来说明核能释放的

原理
,

和何以如此巨大
,

讲解了重核裂变能释放

与轻核聚变能释放的原理
�

第二部分是说明核

力的介子交换力理论
,

他使听众明白
,

蕴藏核能

的核力是新力
,

不同于已被理解和广泛利用的

引力
、

惯力
、

电力
、

磁力
�

核力是短程力
,

是通过

交于我手中
,

淡淡地说 了句
� “

你起的初稿我作

了些许修改
,

并重抄了一遍
,

就算完成任务了
� ”

只扫了一眼
,

我的心就猛然收缩起来
,

视线瞬间

被泪水模糊 了
,

这三页绵薄的稿纸顿时感觉分

外沉重
�

那是一篇什么样的
“

序
”

啊 � 由于老人

执笔时手的颤抖
,

每一个字都是歪斜
、

扭曲的
��

每一道笔划都充满了强迫而不能 自制的拐撇和

皱折
�

可以想见
,

当时正患眼疾 的髦睿老人为

这薄薄的三页字
,

耗费了多少精力
�

我在心里

喊道
�

赵老师
,

你不必这样做的 � 可是我十分清

楚
,

惟其如此
,

才是赵老
�

赵老师对我国核科学事业的巨大贡献
,

他

精深的学术造诣和崇高的学术地位是世人共睹

无需我来说的
�

他的逝世是我国科学界的巨大

损失
� “

一滴水可以折射 出太阳
� ”

�� 年前的这

一段往事
,

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灵里
,

使我从一

个侧面深深感受到赵老的谦虚谨慎
、

实事求是
、

严谨踏实
、

一丝不苟
、

极端 负责的高 尚风范
,

时

时敦促我在科学研究中
、

在为人处事上
,

以他的

精神为榜样
,

兢兢业业
,

认真负责
,

而不敢稍有

懈怠和浮躁
�

谨以此文悼念敬爱的导师赵忠尧教授
�

��卷 �期 �总� �期 �


